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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法律行业未来十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在北京一家宁波饭馆里，一位老友

问我。 

  

 正在一盘狮子头中下箸时，我猛然想到一个很好的话题切入点，于是，举起一杯燕京

啤酒，向远处凝神片刻。酒入口前，我问朋友：“知不知道八仙之中张果老的故事？他是

我最喜欢的中国传说人物。” 

  

 朋友说：“你为什么总不直接回答我？”“因为你的问题并不简单啊。”我反驳道。 

  

 我有个特点，一要讲故事，就兴奋起来。我向前斜了斜身，把酒杯放下。“张果老是

一位道教的圣人，他倒骑毛驴的形象给人印象最深。” 

  

 “他为什么做这种傻事？这和中国法律行业的前景有什么关系呢？”朋友问。 

  

 “听我慢慢道来。”我说，“这是一个用在许多地方都很有意思的隐喻。比如，他倒

骑毛驴，象征了人完全缺乏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经常自认为，正在让生活朝着向往的目

标发展，但这并不是事实。人们并不知道正在走向哪里。其实，人们完全盲目地走向一个

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因此，一方面来说，张果老是对那些自以为可以认知未来的人的嘲

笑。” 

  

 朋友于是放下筷子：“这么说，你提这个古怪的老道士，是因为你给不出答案。” 

  

 “别开玩笑了。我当然有答案，并且还要感谢这位张仙人。他让我们警惕不要自以为

是地骄傲，他也告诉我们，过去是未来的前奏。当我们向未来行进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看

到我们从哪里来。所以当我不能宣扬我的远见时，不妨关心一下能从过去看到一些什

么。” 

  

 “在 20 世纪，有一位恒星式的智慧人物，他是一位出色的法官、律师、作家、外交

官和哲学家。尽管与所有人一样，他也有弱点，但我还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宁波

人，名字叫做吴经熊，英文名字是 John C. H. Wu。” 

  

 我靠回到椅背上，在侍者繁忙递送菜肴的时候，开始沉浸于我要讲的故事中。 

  

 吴有着令许多知识分子歆羡的生活历程。1899 年，他出生于晚清宁波一个传统的家

庭，他的生日在观音诞辰和老子诞辰之间，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日子对于未来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他的父亲是一位厚道的商人，在当地广受尊重和爱戴。吴有两个母亲，生母是父

亲的妾，另外一个母亲是父亲的原配。在他年轻的时候，家里为他安排了一桩婚事，他的

新娘是一个他一直以来深爱着的女子。他一生中常常如此回应对他幸福婚姻感到好奇的外

国人：“父母和兄弟姊妹不是你选择的，但是你不爱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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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在北洋大学学习法律，1919 年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继续深造。在密歇根期间，他

开始了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奥利佛·文德尔·霍姆斯的联系，这位法官至今仍被认为是凭借最

好的法律头脑升至最高法院的。老人亲切地回复了吴的来信，缔造了一段忘年之交，一个

来自中国的年轻中国留学生与一位在二十世纪初期塑造了美国法律哲学的白发老人之间发

生了动人的友谊。他们的友情一直持续到霍姆斯逝世，在那之后，吴总是定期前往阿林顿

国家公墓，拜访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的英灵。 

  

 离开密歇根以后，吴又赴哈佛大学继续他的学业，之后，他去了索邦神学院，并且在

柏林师从施塔姆勒。那时他的论文结合了霍姆斯与施塔姆勒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

两方面的支持和尊敬。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吴回到中国，接受了上海临时法庭的首席法官的职位。他的公正

判决是合法推理的典范，并且他把洁净无暇的道德规范作为行为的标准一贯遵循，由于他

的亲民，他被称作吴青天。 

  

 他的观点十分进步，同时越来越多地吸收全球的法律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解释

说：“所有国家共有的法律是中国法律的一部分。”对于贪污腐败，他也保持了不容缓和的

坚定姿态。他曾经这样写道：“当我是一个法官的时候，他们常常说我是个傻瓜，只是因为

我对于贿赂不妥协的态度。”这种姿态也让人联想到张仙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从法庭退休，成为一名私人律师。他开始遵从另一个美国最高

法院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忠告：“通过决议将平庸的事情变得传奇。”吴作为一个私人律

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把那段在律所工作的时间评述为“一生中最好也是最坏的日

子”。他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丰厚的个人财富，但他也开始沉迷于物质的享乐和空虚之

中，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痛苦。 

  

 后来，他摆脱了这样的沉迷，开始在上海比较法学院担一份教职。同时他也开始了在

传统中国哲学和文学方面的写作。他把《道德经》译成英文，并且准备对中国佛教做一学

术性的全观。这些著作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仍在刊行。他对唐诗的英文翻译也获得了很高的

评价，并且拥有大量的读者。同一时间，他发起创办《天下》英文月刊，致力于中国古典

文化的传播。 

  

 1937 年，他皈依基督教，但是并没有放弃他精神上的根基。其后的几年，他记录了

自己的精神旅程，融合了传统的中国宗教与他自己新建立的信仰：“在我的思想里，占据

优势地位的似乎是一种持续性的趋向，将矛盾的事情融为和谐。” 

  

 在卢沟桥事变后，吴在外国租界寻求避难所，在那里他和他的编辑同行们在上海广播

中播出抗日信息。很快他被列入日本秘密警察的黑名单。在日本决定扩大进攻规模和向美

英宣战之前，他举家逃往香港，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相对平静的日子，期间继续刊行《天

下》杂志。 

  

 在香港被日本秘密警察审讯的时候，他说他要有一点儿每天上教堂的自由。“我们毕

竟都来自于‘忠’为行为基础的文化背景。”日方答允了他的行动自由，这让他获得了与家人

逃往大陆未占领区域的机会。他给审问他的人留下了一个告别字条，愉快地告诉他们，希

望他们明白他基于“忠”的信条必须做出逃跑的选择。他与家人在桂林的乡野围绕着一棵大

榕树建立了居处。在余下的战争年代里，他接受宋美龄的邀请，欣然致力于将赞美诗和新

约圣经翻译为高雅的中文文字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邀请吴担任罗马教廷公使。 

  

 他携全部家庭成员，包括 11 个孩子一起来到罗马。1949 年 1 月，他回到上海，在那

里被国民政府邀请做司法部长。吴很清楚当时中国人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他的朋友力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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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这个委任，至少不会因为为这样一个政府工作而毁掉他的声誉。但是吴并不认同这种

看法，他说在“约法三章”的前提下，他愿意接受这个职位。这三条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吴坚持蒋氏家族以及其他掌权者不得干扰司法。司法独立是一项“神圣的准

则”，对于法律规范的建立和制定是十分必要的。“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他说，“但是

作为司法部长，我不分贫富贵贱。” 

  

 其次，吴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法官没有很好的薪酬，他们会依靠其他途径获

得钱财。他坚持要他的法官们得到充足的给养，至少保证他们不会丢失尊严去接受其他人

施与的恩惠。 

  

 “我们的法官必须被视为一个道德集团，是与其他集团相分离的。”而这只有在他们

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确，贪污常常在官员的贫穷之中找到自己的土

壤。 

  

 第三，他感觉到中国政府最本质的一点应该在于同情。在司法部长任上，吴坚持认为

囚犯的再教育和“康复”必须成为他这个部门最本质的目标，这是可以依靠各种宗教人士

的努力达到的，不会影响国家的预算。他认为，既然判决的失误可以弥补，那么任何一个

人都不能被不可挽回地抛弃。 

  

 在那一段充满争论的日子里，吴还没有来得及走马上任，国民党内阁就已倒台。 

  

 1950 年，吴开始了被放逐海外的历程。在欧洲一段短暂的停留之后，他在美国定居

下来，在那里，他在各种不同的大学里讲授法律和哲学，综合东西方的法学思想著述论述

自然正义。他个人的论文集名为《超越东西方》，这个短语完整地捕捉到了他的道家以及

宗教普救说的观点。论文集中，他表达了对于世界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尤其提到了中

国。他看到中国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不管我怎样到处听闻战争的警鸣，我都相信，这个世纪会奏响人类一曲盛大的交响

乐，并且，在那沸腾的熔炉中，有些美丽的东西终会显现。我们也许不会陶醉于丰收，我

们至少陶醉于播种……很久以后，那些破坏和平者与混乱制造者—那些被莎士比亚称作崇

拜愚昧偶像的白痴的人将会被完全地遗忘，这个世纪将被视为人类新文明的开端，它将是

一个转折点，人类的面貌会在这里焕然一新。” 

  

 吴晚年一直担任大学教授。如他常常说过的：“最美妙的宴会也会有结束的时候。”

他于 1982 年在夏威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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